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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柔内刚的木芙蓉，

我该以什么方式撷采你，

在你最美丽的时刻，

以——令你不受伤的方式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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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书书

水摇色
木芙蓉

员
木芙坐在办公桌前，专注地敲着计算机键盘。

一个转身，她把手伸向文具架上取 云蚤造藻时，看见玻
璃门上的自己的倒影———及腰的长发、清秀的脸容、米

白的高领毛衣、深色长裤。这就是她———朴实无华，一

成不变。

一直都是这样的，即使身处在她二十三年里为数不

多的几次的舞会上。其实，她更希望自己能够安静地坐

在墙角，看高傲贵气的美女婉转流盼，摇曳生姿。看满

目豪气的男人们在词锋上各自炫耀比较。这些时候，她

会觉得，能够坐在昏暗的角落察看人生百态，是一件相

当有趣的事情。

倘若她正自得其乐的时候，总有些不识时务的男人

会向她走来，和她聊天或邀请她跳舞。在她犹豫之际，

别人也抓紧时间有意无意地把目光驻留在她的服饰与

打扮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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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需一眼，是的，那些人只需一眼就看穿她浑身上

下穿的都是庙街货色。然后会转而联想，那一身不足几

百元的衣服里，包裹的，或许也是一具同样身份的躯

壳———最后，那些人通常会选择离开。

这是一些非常不好的感觉。当然，她不能控制别人

怎么看她，只是，她的好心情往往会因为这种无聊而可

笑的目光所干扰。小时候，她选择忍受。长大后，她会

选择毫不犹豫地离去。

可是，为什么她渴望平静如水的生活，却总有人极

不礼貌地打量着她的脸，或者她的衣着？或者，真如妈

妈所说，她的女儿拥有一张清丽如水的脸容，宛如禾草

盖珍珠，男人爱看，女人妒忌？

我漂亮？木芙停下手上的工作，瞄着自己的倒影思

考了一会。最后，仍然无法得到她认为真实的答案，便

挤出一点微笑———这是她惯常的动作。当心情极度茫

然的时候，她会在卧室的镜前，马路小店的玻璃门里，停

在路边的轿车的窗上，对自己的影子略略抛一抛长发，

然后努力微笑，再慢慢步行回家。

事实上，她更喜欢过着平凡人应该过的生活———每

天早起吃一碗白粥一根油条，然后踏上公车，回公司当

一个小小的文员。中午到廉价餐厅吃一碟番茄牛肉饭。

晚饭后如常坐在电视前看一小时爱得死去活来的韩剧，

然后红着眼眶晃去沐浴，再上床睡觉。

日子，是应该这样过着的。努力上班、努力令自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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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笑、努力地在庙街的小店选择不会让人太容易看穿的

廉价衣服、努力地生活着。

她有时会迷惑，但她讨厌这种迷惑。于是，不去想，

也不让自己去想。深知一旦翻揭起来，那必是一些存在

于脑海或现实里的艰辛———思虑过多从来都是痛苦的，

她深切明白。

刚刚大学毕业的她，两个月前找到这份任职文员的

工作。这是一间规模颇大的科技公司，名字叫“联友”。

上班三周，她才知道“联友”公司有四位年轻有为的老

板。

她很少看到他们。听同事说，那几个神秘的老板是

科技电子专业的博士，不但眼光独到，经营手段高明，并

到处网罗大量精英。“联友”成立短短几年，开发的软件

产品种类繁多，其游戏软件设计大胆前卫，时代触觉十

分敏锐。现时更拥有欧洲、亚洲及本地区不少大中型企

业长期的客源。

?摇摇摇摇摇?摇摇摇摇摇?

木芙能进入“联友”公司工作，最开心的莫过于她的

母亲孙柳明。面试成功那晚，全家破例到海鲜坊大吃了

一顿。买单时，孙柳明一边盯着桌面上剩下的半只大闸

蟹，一边张着嘴巴用牙签剔着门牙。待侍应生把结账单

交给父亲时，孙柳明似乎终于下定决心，挥手叫侍应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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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桌面剩下的半只蟹。侍应愣了一下，在转身拿饭盒

时，不经意地撇了撇嘴角。

木芙知道，那半只蟹，可以成为明天中午妈和爸的

午餐。只是，她不懂，同样的阶层，侍者为什么也会看不

起人？

她也知道，自己的妈有着可以成为一个天才会计师

精打细算的料子。每次和妈逛过地摊货架时，妈的双目

便会闪闪发亮，然后以最快的速度侧身挤破层层人群，

把一件一件的成衣或内衣挑起来，放在与眼睛相等的水

平线，嘴巴一开一合地尽情数落，等至小贩双肩一垮，挤

出一句：“大婶，动手拣吧，只要你闭嘴就行了！”

这时，妈会嘴角一咧，然后要木芙站在身边，把一件

件红红绿绿的衣服比量在她身上。

早熟懂事的她明白，靠当的士司机的爸爸一份微薄

的薪水，妈若不精打细算，如何维持一家四口的生计？

那晚晚饭后，孙柳明捧着热茶，到她房中说闲话。

“小芙，公司给你多少钱一个月？”

“呃？一万左右吧———”

“嗯⋯⋯”孙柳明听了，挪了挪脚坐在小椅子上，眼

睛似有一点不自在。木芙看了她一眼，立即懂了。正要

开口说话，孙柳明又说：“我前阵子给你买的新睡衣呢，

怎么不穿了？”

“这件还能穿⋯⋯”

“嗯⋯⋯”她应着，悄望了女儿一眼，说：“你弟弟才

·４·



吃过饭，又急急地说和同学去买球鞋，我给了他两百元，

他不高兴，我又给了二百，他就不耐烦地吼过来。”孙柳

明扯了扯嘴角，眼睛有点泛红了，“他说是要买什么名牌

子，要了我整整一千元———自从他考上大学后，钱花得

像流水一样。衣服鞋袜都要自个儿挑选，说穿得不好会

被同学笑话⋯⋯”

“弟弟一向都听话，等他习惯了大学生活，就不会这

样了。”

“嗯⋯⋯”孙柳明应着，又拿眼睛看了看她。

“我现在工作了，以后每月拿八千元回来。钱宽松

些，你和爸就要买些补品吃，爸爸这阵子背好像越发驼

了。”

“只剩两千，你够用不？”孙柳明有些心痛女儿。

“我还能剩钱呢，信不？”木芙对着妈调皮一笑。

“不够用就和妈说，知道吗？”孙柳明开心起来了，又

说了几句闲话后便要离开。

“妈———”木芙叫住她。

“呃？”

“你以后不用再替我买衣服了。”

一会儿，木芙听见厅里传来妈对爸说的话：“生女儿

就是好！又贴心又顾家。”

木芙知道，妈的生活目标和寄托，大概就是 悦允百货
公司家居用品大减价；明宝酒楼推出一人价钱可以两人

享用的优惠套餐；百利超级市场结业清货了；又或者，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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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拜佛地渴望女儿能够嫁个有钱男人、儿子娶个阔气老

婆。

从小，她就是孙柳明引以为荣的女儿，不但秀气漂

亮，且文静温柔，街坊邻里也夸不绝口。连她那个大老

粗弟弟都说，找女朋友要找个像姐姐的！她十五岁那

年，放学后穿过窄街小巷，就有毛头小子鬼崇鬼崇地偷

瞄着她。后来被等在巷口接女儿放学的孙柳明知道了，

提着长柄的钢骨伞追了过去，操着大嗓门向那小子大声

叫骂。之后，孙柳明便要她无论上学放学都要和邻巷的

同学做伴，放学时间更不能超过每晚六点。

“虽然穷，但做女孩子最重要是自爱，结婚前永远不

可能让臭男人沾了自己的身子，不然整辈子在夫家都抬

不起头！切记！”除了节俭之外，这种训导，从木芙十岁

开始，孙柳明一直叨唠至现在。

然而，世事总是难料的⋯⋯

?摇摇摇摇摇?摇摇摇摇摇?

那晚，是惟一的一晚，她十点才从学校放学回家。

学校建校十五周年的日子就要到了，校方董事会决

定，今年的校庆，不但要举办联谊舞会，学校的布置更要

具有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色，以显示我们炎黄子孙五千年

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。校庆前三天，负责绘画部的陈老

师就特别留下木芙布置墙画，并去电告诉孙柳明，每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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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亲自送小芙回家。木芙喜欢工笔画，绘画花草和古代

仕女非常优美精细，一直让陈老师十分赞赏。

校庆前的一天，师生两人把绘画班负责的墙壁布置

妥当———哗，精美细致，不但有各色花卉，还附上唐诗与

宋词。其中一副工笔水彩国画特别惹人注目，正是木芙

画的南宋词人李清照立于落红前的倩影，题画的便是其

词《如梦令》———

昨夜雨疏风骤，浓睡不消残酒。

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是海棠依旧。

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

陈老师笑呵呵地抚了抚她的头，“你不学绘画，简直

浪费天赋。”

“妈说花钱学绘画不实际。”小木芙略略低了头。

“或许吧———”陈老师感叹一声。

“老师，学绘画的人都会很穷吗？我妈说，画家都是

死了后才出名的。”

“傻孩子，人生的际遇很奇妙的，只要你不放弃自己

的喜好，当不当画家又有什么分别呢？”

“嗯。”木芙似懂非懂。

电话突然传来一阵尖叫，陈老师取过话筒，一边听

一边白了脸！

“小芙，我、我先生撞车了，我要立即赶去医院。”她

满脸仓皇，身子在不停地颤抖。

“啊，快，老师你快去！”木芙吓得愣住了，立即跑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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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拿过老师的手袋塞在她手中。

“那、那我不能送你了。”陈老师连舌头都打结了，拿

过手袋就冲出门口⋯⋯

木芙心中十分不安，一边祈求陈老师的先生可以平

安无事，一边把教务处的门窗关好。走出校门之时，校

工张伯在后面“喂喂”地叫她：“丫头，这么晚了，一个人

回家怕不怕？”

“不怕，谢谢张伯。”

其实，不怕是假的，因为走过学校那截马路，还要途

经一个街心小公园，然后拐一个弯儿，经过三间杂货店

的后墙，便会走入一条后巷。那巷其实是几间酒吧的后

街，平常没什么人走动的。当然，她不经这儿也是可以

的，只不过，那就要走一个大圈子才能回家了。

她急步走着，后来干脆小跑起来———来至那条后巷

的时候，她的心突然“咚咚”乱跳起来，血仿佛向心脏强

烈冲击着，手却是冰冷的。

快到巷的另一头了，然后转个弯再走一会就到家里

了！她兴奋着，低着头就往前直冲！

“轰”的一声，她撞倒了一个物体，那东西左右晃了

晃，便直扑在地上⋯⋯

木芙吓得心脏几乎蹦出了嘴巴，慌里慌张地低头一

看，咦，她撞倒了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耶！这么健硕的

人竟然也被她搁倒？奇怪⋯⋯借着昏黄的灯光，木芙看

见他脸色通红，嘴巴“噗噗”地喘着大气。哦，是一个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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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！

木芙定下心神，转过身子就要离开。走了几步，突

然又觉不安，刚才好像是自己撞倒他的吧。犹豫了好一

会，她终于转过头走向他，蹲下身子拍了拍他的脸。

“喂，醒醒吧，我不是有心撞你哟，我只是走我自己

的路啊，是你挡在路中央才出事的。”

“别离开我，子妮，别⋯⋯”男人闭着眼睛喃喃说着，

嘴里喷出一阵阵熏人的酒气。

“喂，你别睡在这儿啊，要睡也进酒吧里睡。”木芙看

了看旁边的污水洼，皱了皱眉头，抓住他的手臂就要扶

他起来。

当她触及那男人的大手的时候，他突然坐起来，一

把扯住她的就往怀里拖，“子妮，子妮———”

她吓了一大跳，使劲推开他，心里害怕起来，嘴里便

叫着：“我不是什么子妮，喂，你放手———”这人大概醉得

糊涂，刚才干脆撞死他算了，为什么要回过头看看他呢。

木芙有些慌了手脚。

“那你是谁？”男人依然搂着她的肩膀，血红呆愣的

眼睛盯着她不停地看。

“我是路过的，放手！臭男人！”木芙几乎要尖叫了，

双手更是拼命要推开他。

“子妮也是长头发的，也有这么白嫩的皮肤，这么水

灵灵的大眼睛，子妮，我的子妮———”男人茫然地瞪着

她，一边说着，一边把她紧紧搂在怀里，热热的嘴唇猛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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烫在她的额上。

“轰”的一声，她的脑海一片空白，这酒鬼竟然吻她？

妈的训导自她的脑海一闪，“色狼！”她叫起来，挣扎

着用前膝一顶，正中他的鼠蹊！

“该死！”男人吼叫，“你就这么急于背叛我吗？为什

么离开我，为什么不再爱我！”他猛地捉住木芙的双手，

直拖往几米处的一个小石阶上，一只大手紧紧掐着她的

双手举至头上，另一只手就要撩起她的校裙。

“不，不⋯⋯你，走开⋯⋯你⋯⋯”他，他要干什么？

木芙吓得浑身打颤，理智几乎崩溃⋯⋯待要张口大叫救

命之时，他的唇适时封住她小嘴。

男人浑然不觉她的恐惧，只是极其享受般地吸吮着

她的甜美，动作更显温柔细腻。木芙被吓傻了，全身被

他掐得不能动弹。惟一的反应，只有脸颊上汹涌狂泻的

泪珠。

倏然，他抬起头狠狠地瞪着她，“你总是这样！每当

我质问你的时候，就摆出一副娇媚可怜模样诱惑我，让

我无法思考，无法得悉你已经瞒着我和另外的男人约

会！为什么，为什么要那样对我？我这么爱你，肯为你

做任何事，为什么还要离开我，你有我还不够吗？”

与此同时，他的手已经探至她的禁区———“嚓”一

声，内裤被扯破了———那只邪恶的手，正以最霸道残忍

的方式侵占她的纯洁⋯⋯

“我⋯⋯不，我不⋯⋯是子妮，我⋯⋯你走开⋯⋯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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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芙竭力挣扎叫喊，可惜，他那充满酒味的嘴巴又再度

封闭了她的呼唤⋯⋯四周是无边无际的黑暗，不但吞噬

万物，也掩盖了她呜咽不清的声线⋯⋯

当那声被撕破的尖叫如惊雷般响起，男人才蓦然惊

醒，望着身下那张完全不同于唐子妮的面容，望着她大

腿上殷殷的处子鲜红，脸刹时白如死灰！

然而，一切都太迟了。

木芙睁着空洞的眼睛，一动不动地倒在石阶上———

男人傻傻地盯着她的脸，喃喃说：“你不是子妮，你不是，

我，我怎么会对你———”他痛苦地抱着头，双膝跪在木芙

面前，“对不起，我⋯⋯我⋯⋯”话尚未说完，他便“咚”一

声倒在泥地上。昏睡之前，他看见，女孩脖子上用红绳

子挂着一个银白色的守护星吊坠。

木芙身体冰冷，脑袋被恐惧和哀伤全然占据。她缓

缓地转过眼眸，看了他一眼。她知道，如果现在手里有

刀，她会毫不犹豫地捅进他的心脏！

妈几乎天天挂在嘴边说，贞洁是女孩子最宝贵的东

西。怎么，怎么会在突然间，她的宝贵就被一个不知从

何而至的男人妄然掠夺了？天啊，她该怎么面对妈？怎

么面对将来的日子？怎么面对那些总喜欢偷偷瞄着她，

把她当做纯真天使一样的男孩子？

不———不能让对她寄予厚望的亲人知道———恍惚

间，残余的理智，不停地提醒她。

她一直是众人心中文静秀气的女孩。比她小一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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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弟弟也是高大英俊，学业优异。如果被妈知道了，她

一定会悲痛欲绝，无法挺起腰杆子走动在邻居的面前。

街口那个张姑姑老拿自家女儿和她比较，若知道了这件

事，定会蹙起嘴角，打起大喇叭。那么，只需一夜，方圆

几里，大概没人不晓木家的女儿被人强暴了。

是的，她不要看到妈捶胸顿足的失望，不要看到半

白了头发的父亲老泪纵横。为人子女，怎么忍心让贫困

劳累了大半辈子的父母雪上加霜？她再痛再苦，也必须

小心掩藏。今天的经历，她只能选择———把它变成永远

的秘密。

木芙捡起被扯破了的内裤，抹净大腿的鲜血，然后

在破口处绑了个小结才勉强穿上。她艰难地要站正身

子，身子一动，下体就像被撕裂般疼痛。咬着牙扶着墙

壁站了起来，她掠了掠头发，努力抹平裙子上乱七八糟

的皱折。可是，裙子后摆却沾上了一块显眼的血迹！怎

么办呢，不能让妈知道的！她急得要哭了，左右为难之

下，只得把书包别在身后，才勉强遮住了。

离开时，她回头看了那男人一眼———宽阔的额角，

端正的鼻梁，薄而紧抿的唇。如果不是喝醉了酒，一定

还有一双亮如星辰的眼睛。这么好看的男人，为什么喝

酒，为什么要强行掠夺？他究竟知不知道，自己借酒，却

把愁浇在她的身上？

她紧咬下唇，想返身上前狠踹他一脚⋯⋯

后来，每当木芙想起这事，仍然弄不明白，为什么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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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她没有真的上前狠狠地踹他一脚。

开了锁踏进家门，哦，幸好，妈没有等门。弟弟跷着

二郎腿，一边吃署片一边看着电视，见她回来了，嘴巴立

即说：“姐终于回来，任务完成！”立即就往洗手间蹦去。

她压抑着慌张的心情，快步往房间走去。及至开了

房门，把整个身子藏了进去，才敢打开一点门缝，伸出头

儿怯怯地问刚从洗手间出来的弟弟：“妈呢？”

“妈今天感冒，早早睡了，要我等你的门。明知陈老

师会送你回来嘛，白紧张———我睡觉啦！”

木芙掩紧房门，呼了一口气后，泪立即汹涌而泻

⋯⋯

那个男人，那个把她错当成另一个女人的男人啊，

在他发现她不是唐子妮的时候，她看见他脸上浮现出极

度的惊诧和内疚———他不是坏人吧，他不是，他不会是。

她努力这样想着，把脸深深地埋进枕上，似乎也把刚才

的不幸沉沉地埋在记忆里，永远不再翻揭开来。

第二天，她病了，躺在床上足足三天。之后，她再也

没有绕那条小巷回家了。半年后，住在柴湾的小姨移民

至新加坡，便以半卖半送的价格把旧宅转手给木家。于

是，她便正式离开那个伴随她长大的，却深藏了她一夕

噩梦的小区。

?摇摇摇摇摇?摇摇摇摇摇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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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，木芙在“联友”公司工作近三个月了，是业务

部张婉的助手。业务部只有五个人，其余三位同事经常

出外公干。处于“联友”大厦第六层的业务部，每日驻守

的其实只有张婉和她。

每周一，几个部门的主管会齐集会议室内召开业务

例会。今天的碰头情况有些特别，原因是总经理秘书曼

青产期将近，大老板韦诺一声令下，把曼青平日跟进的

日本客户全数由业务部负责跟进，当然了，业绩只能进

不能退。曼青入行多年，日语读写十分流利，平日会固

定跟进一批日本的客户。

这可把张婉给忙坏了，整天绷紧面皮，两条腿在档

案室和经理室之间陀螺般转个不停，让木芙也好不紧

张。由早上到傍晚，不是要翻译文件就是突然来个日方

客户的电话，不是日本过来的传真就是要核对与日本客

户往来的数据。两人的办公桌上，文件各有一尺厚。

午餐时候，两人自然又不能到餐厅吃了。木芙买来

两个饭盒，两人便各自伏在办公桌前搞掂。

张婉拨了一口饭，叹息着说：“看来我张婉也不是长

期运背的人，这次就因为有了你这个懂日文的好帮手！

你知不知道，如果我连翻译几份文件都得找别的部门帮

手，他们会怎么说我？”她一边拨了一口饭，一边用鼻孔

哼了一声，“会说我们业务部连个硕士也没有，全是混饭

吃！”

“呃？真会这样说吗？”木芙觉得张婉有些夸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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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怎么不会，上次开发部的猪（朱）粮（良）就是这样

说，幸好方副总抢白了他一句，替我们业务部出了口

气！”张婉说着，最后有些得意起来。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他说，名衔是虚的，能力才最重要！哈哈，那猪粮

立即屁也不敢响一个了。”张婉三十多岁，行事爽朗，若

非公众场合，还会时不时蹦句粗口出来，让听的人也跟

着她笑个不住。

“说得很实际，这方副总是谁？”

“就是四大老板之一，主要负责海岛分公司的，早几

天听刘锐说他就要回来啦。”

?摇摇摇摇摇?摇摇摇摇摇?

下班后，木芙步行至离公司不远的超级市场。

推着购物车缓缓步行，挑了一块鲜猪肉，一包香菇

和新鲜的菲菜，又转到冷藏柜选了两盒鲜奶。咦，那边

的大纸牌写着“野山鸡大特价”。木芙过去一看，喏，真

的好便宜哪。不过，既然可吃可不吃的，再便宜也不买！

她耸耸肩，扭转车子到收银台准备结账离开。

家中向来有妈操持，本来是不必她操心两餐的。这

阵父母终于肯听她劝告，出门游玩散心去了。这次父母

出游，她可是花了不少力气才把两老拐走的。要知道，

一说到花钱，两老就一副咬牙捂袋的姿态，说什么旅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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